
华府原创34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1年7月23日

NEW WORLD TIMES

散文

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新世界时报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首发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连载武侠小说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烟
花
飞
如
絮
·······························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剑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浮
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屠

第八章 . 锦衣夜行
接上期
第二天，顾俊元，戴正宏从马棚里顺手

牵羊，顺了两匹看起来脚力还不错的马，在
马厩上放了一锭银子，然后带着廖凌烟，廖
凤舞两个孩子，一直往北赶。

二将一路隐姓埋名，让廖凌烟对外喊戴
正宏为爹，顾俊元为伯伯，而廖凌烟一路也
出奇的听话。

一行人低调赶路，专挑偏僻小店住宿，
凤舞还小，每次都是戴正宏出去寻羊奶，找
不到就寻家农舍要碗米汤。

风餐露宿，这一日终于赶到山东境内，
前方是一个岔路口，往东是崂山方向，往北
则是登州，只见几个壮汉穿着常服，在东边
去往崂山的岔道，遇人则有盘问一番。顾戴
二人对视一眼，忙用背囊将两个孩子一套，
示意凌烟不要说话。

“顾兄，可看明白道上那几个什么来
路？”

顾俊元皱了皱眉说道，
“步履稳健，四平八稳，太阳穴微微隆

起，都是顶级的练家子，身穿常服，脚印却是
官靴的脚印，八成是穿了便服的官差，再往
下却看不出了。”

“所言极是，会不会是此事惊动了朝廷，
上面派人来查？”戴正宏说道。

“你我这一路来，可曾见到官府的告
示？”

“未见一张！凤鸣寺这么大阵仗，官府
没有丝毫动静，此事诡异，总之我等还需隐
遁身形，低调行事，等到了登州再议！”

二人扮作客商，绕过岔道口一路北上。
又赶两日，才遇一城池，只见此城依山

傍水，城开四门，三门为水门，甚是宏伟，好
一座兵家要塞，正门为路门，上书“登州城”，
此时顾戴二人，心才略
微放松。

一行人进城找一家客
栈准备暂住，坐在板凳上
闲的拍苍蝇的店小二
一看有来客，蹭的跳出
来，但一瞧戴顾二人，
风尘仆仆，衣着普通，
还略有些破损，并
且带着两个孩子，

遂即脸上又略显不屑，但又不得不上前招
呼。

“客官是打尖啊还是住店？几位客官看
着倒到有些眼生。”

“住店，我们打南方来，初来登州投靠亲
戚。”

“打听一下，戚祥戚指挥使的府上离这
可远？”

店小二眼睛一骨碌，一听是投亲，又是
打听登州赫赫有名的都指挥使戚祥戚大将
军，想必是官家的穷亲戚，过后没准也是几
个大主，店小二像川剧中的变脸，瞬间又变
做笑脸盈盈贴上去说道，

“哎呦，您是戚将军的亲戚啊，不远不
远，隔着这两条街，最大的宅子便是，我们家
店小，您几位多担待，以后生意啊还多萌几
位爷照顾的是，嘿嘿。”

然后溜须拍马干净利落的安排了一间
上等客房，又安排了一桌上等饭菜。廖凌烟
吃的狼吞虎咽，毕竟好久也没吃到过一顿像
样的饭菜。

吃过晚饭，二人商议此时不宜大张旗
鼓，顾俊元负责照看孩子，而戴正宏则先行
一步去戚府探个虚实。

戴正宏更换一身夜行衣，嘲风剑背后一
背，借着夜色，一纵身，翻上房顶，奔戚府而
去。

路程不远，翻了两个街头，戴正宏隐约
看到一户大宅子，门庭高立，装饰华丽，上书

“戚府”两个鎏金大字。呵呵一笑，“戚兄弟
啊戚兄弟，当年你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爱显摆。”

戴正宏贴着宅墙找了处易攀之处，正准
备纵身上去，只见东南墙角两个黑影一闪而
过，心道，“难道是飞贼？戚兄弟是此地都指
挥使，手握重兵，按照大明官制，就连按察
使，布政使都得礼让三分，可谓是名副其实
的一方霸主，这飞贼喝多了活腻味了不成？
先跟着看看再说。”“嗖”的一下，戴正宏也纵
上墙头，压着脚步，紧紧尾随着那两个身影。

戚府时不时的走过一队队的护院侍卫，
那两个黑影也似是一等一的好手，东窜西窜

的居然也未被发现，最后在一处房顶停
下，猫着身形，似乎正欲潜身取瓦。

“好贼子！”
从二贼房下凌空飞上一物，“啊呀！”一

个身影应声差点跌落，原来是一个茶杯，
“嗖！”屋顶上又飞上一人，只见这人剑花飞
舞，直取二贼！黑影也不弱，三人刹时舞做
一团。

“哈哈，戚兄弟啊戚兄弟，好久不见了！”
戴正宏嘟囔了一声，随后顿了顿身，从背上
取下嘲风剑，跃纵过去，四人四剑，伴着月
光，剑花犹如腊月飞雪，甚是好看。

“戴兄弟！多年不见！嘲风剑法又精进

了！”
伏龙剑法独一无二，又是多年出生入死

的兄弟，嘲风剑法一使出，戚祥便知是自家
兄弟戴正宏。

“哈哈，戚兄弟的螭吻剑法也不差吗！”
戚戴二人嘲风剑法，螭吻剑法，配

合默契，丝毫不减当年，剑光越耍越快，越战
越勇。

“啊唷！”一道黑影被戚祥一剑穿胸而
过！倒地不动。此时戚祥的侍卫护院也都
闻的声响，成队涌来。剩下的那个黑影双袖
甩动，“嗖嗖！”两道袖箭甩向戴戚二人！二
人屈身躲过，只见那黑影趁机向后一跃，转
身逃奔！戴正宏正欲追赶，戚祥说道，

“戴兄弟勿追！纵也是个小小贼子，还
搅了天了不成？！你我多年未见，别的先不
多说，摆酒咱们亲近亲近！”

戴正宏止住脚步，收剑在手，二人“哈
哈”大笑！

戚祥安排手下摆一桌上好酒席，戚祥手
下兵士已经把房顶上的尸体搬了下来。

“戴兄弟见笑了，堂堂我登州卫都指挥
使的府第，竟让几个小贼子给欺负了，哈哈
哈哈。。”

“让我来看看是哪路不长眼的狗崽子敢
在我登州如此撒野。”

此这时候，戚祥手下人已将飞贼尸体身
上搜出的物品一一呈递上来，先是兵器，钱
袋，这些都是寻常物，也不足为奇。挡看到
一物时，两人同时一怔！而后相互对视，俱
是惊讶！

只见呈上来的物件里面有一面金牌，上
刻“亲军都卫司左卫千户董玉海”。

“太子的卫队？！戚兄近来可曾跟太子
有何瓜葛？”戴正宏道，

“那都是曾经打仗时候的旧事了，都是
面上的，你也知道，封疆大吏结交近臣那是
什么罪，何况还是太子，我老戚还是识相
的！”

戴正宏一拍脑袋，“那定是冲着我们来
的了！”

戚祥安排随从毁尸灭迹，一面把戴正宏
让进屋里，戴正宏把廖进因何辞官，怎中埋
伏，廖进怎样舍身取义，如此如此详细的与
戚祥说了，戚祥听到廖进中伏，咬牙切齿，一
掌击碎了一张八仙桌，强忍着听完。又提了
在崂山岔路上遇到的几个可疑便衣官差，但
是对于为何太子的人会卷入此事中，二人却
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好！顾兄弟有危险！”戚祥突然说
道。

不由分说，戚祥立即点了随几个亲信，
戴正宏带路，一行人直奔客栈。

未至客栈，只听客栈里面已经传来阵阵
厮杀声，戴正宏，戚祥施展轻功先行飞身从

窗户入内，只见顾俊元手中睚眦剑黑光闪
闪，正与几个江湖人士厮杀，身背后是廖凌
烟，床上躺着呀呀幼女廖凤舞。

三人配合默契，睚眦剑法，嘲风剑法，螭
吻剑法，来回穿梭，剑剑犀利，一剑一个，三
个不知来路的江湖汉子纷纷毙命。万幸大
家无恙。

戚祥等人查看尸体，只见此三人身着黑
衣，黑纱蒙面，一副夜行人打扮，一人使剑，
一人使双刀，一人使峨眉刺，是江湖人士无
疑，却又是不同门派。

原来戴正宏刚走没多久，顾俊元就听到
屋顶有几个好手走动，多亏顾俊元行事机
警，及时发现，与其厮杀之时，恰遇戴正宏，
戚祥及时赶回。

戴正宏又将戚府发生的事叙述给顾俊
元，于是三人面面相觑，无不惊讶却又无丝
毫头绪。

戚祥对着门外的亲兵跟随说道，
“宋千户！速速召集五百个兄弟，马上

守卫在都指挥使府听令！就算天王老子来，
怕了他不成？！”

“顾兄弟，委屈你先带着廖将军遗孤一
道移步兄弟府上吧。”

于是一行人回到戚府，周围布插五百亲
兵把守，日夜轮班几日倒也无事，戚祥连夜
寻了奶妈与戚夫人一并照顾凤舞，廖凌烟与
戚祥之子戚斌一般大小，
两人倒也玩的来。三兄弟
则整日摆酒叙旧，分开这
几年各自都有说不完的
话，直至第三日，突有下人
来报，“登州布政使，按察
使来访。”

“说来这登州布政使，
按察使速来与我井水不犯
河水，今天同来拜访，算是
哪门子事！真他娘的扫
兴，兄弟们且在此等候，我
速速就来！”

戚祥更衣会客，顾俊
元，戴正宏厅后等候。

不到半炷
香时间，只听
会客厅“哗啦”
一声茶杯摔碎
声，

“ 岂 有 此
理 ！ 他 奶 奶
的！”

未 完 待
续、下期同版

银 鲈 ，也 叫 小 白 鲈（英 文 White
Perch）。是一种生长在切萨皮克湾里的小海
鱼，白净闪亮，肉质鲜美。身长一般在 15公
分左右，20公分就是大的了。每年四月中下
旬至五月中旬，它们都要逆流而上到内河里
找地方产卵，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而后返
回海里。于是人们在波托马克河的链桥，有
几处人们喜欢的垂钓点。

我和老伴俩常去河左岸华盛顿DC一侧
的一个沙滩。此处河面狭窄，水流湍急，在
接近主航道处形成一个大面积的回旋水
域。水下多有乱石、倒树及断崖，这恰好是
鱼喜欢栖身的地方。在此钓鱼必须掌握两
点：一是挥杆投抛钩组（铅坠及两只钩、诱
饵）必须准确，要指哪打哪才行，不然回旋水
流不知会把渔钩漂向何处；二是要防止挂
底。为此，我与好友老李俩摸索出一个既可
减少挂底，又能引鱼上钩的有效方法：准确
的向远处挥杆投钩后，立即停止放线持杆等

待，看到绷紧的鱼线松弛时，便知钩落地。
此时要立即连续均匀迟缓的摇轮收线，收线
的过程就是一次吸引鱼上钩的过程。如无
鱼上钩，就再开启另一个过程。

上述两点，老伴都需要学习掌握。我耐
心地讲解、示范，但她毕竟钓鱼的经历浅白，
领会较慢。当我感悟过多说教令她紧张后，
再钓鱼时就任她去自己体会，仅偶尔瞟过去
几眼。还好，每次她的动作或多或少有所改
进。 功到自然成，一次她找到了感觉，挥杆
投钩的动作标准，渔钩落点也不再是打哪指
哪，甚至落到眼前几步远处的状况了，我十
分欣慰。

奇迹终于在一次钓鱼时发生了。在河
岸我俩之间放置的一只装有小半桶水的水
桶，我发现她往桶里放鱼的频率比我高。那
天我也有点不顺，连续两次钩挂底，丢钩断
线，重新绑钩接线耗费了很多时间。等我排
除完这些故障后，桶里水面上挤满了鱼。常

识是鱼越咬钩越不挂底，越不挂底鱼越上
钩。说也奇怪，那天水里的鱼好像非常眷恋
老伴的渔钩，不仅连连咬钩，一杆上两条鱼
的频率也格外高。为此不断博得带着孙子
在一旁看热闹的邻居Z女士，及其他钓友们
喝彩。这不算完，还接二连三的上了好几条
20公分以上的大银鲈，于是喝彩声一阵接着
一阵。

老伴的不俗表现令我十分高兴，就开玩
笑的大声说：“ 哎呀，看来今天的优等生是非
你莫属啦！”，Z女士立即接着说：“大哥说的
很对，大姐今天真的是优等生！来，我再给
大姐多照几张照片，再录个相！”。

鱼装了满满一小桶，外加鼓鼓的一塑料
袋。回家的路上我俩就做好与朋友们分享
的方案。到家一数有130多条，创历史记录。

2021．5．31

春钓优等生
邹少男


